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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明使命” 是欧洲殖民帝国广泛推行的一项殖民理论、 话

语和意识形态， 是除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之外的一套殖民手段和道德修辞。
１９ 世纪， 法国通过塑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 “文明” 与 “野蛮”、 “先进”
与 “落后” 的二元对立关系， 对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文化、 宗教信仰、 族际关

系、 教育模式和政治制度实施了全面的所谓 “文明化” 改造。 “文明使命”
的推行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 也给土著居民套

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 通过政

治制度、 意识形态、 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等多个维度试图祛除 “文明使命”
的烙印， 摆脱对法国文明的崇拜和心理依赖、 宣传民族文化、 强化民族认同

感和凝聚力。 然而，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 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 “文
明使命” 印记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 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

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 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 鉴此， 阿尔

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 重塑自身民族文化的自

信、 自觉与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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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 西方殖民话语的基础是所谓 “文明” 或 “文明使命” （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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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话语①， 这种政治修辞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之上，
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和文明等级观念， 更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殖民扩张中

的典型体现。 通过 “文明使命” 话语， 英、 法等殖民帝国不仅蔑视和忽略文

明多样性和文明多源性的事实， 反而以 “征服者” “开化者” 和 “文明传播

者” 自居， 在武力征服和政治控制之外建构了一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

体系， 以一种更加隐蔽而深刻的方式维系其统治秩序， 可见 “文明使命” 话

语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迪 （Ａｓｈｉｓ
Ｎａｎｄｙ） 的评价： “如果将 ‘文明使命’ 从殖民主义中抽离， 殖民主义就失去

了存在的根基。”② 因此， 在研究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时， 应当重视 “文明使命” 话语的历史影响。 在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的 １３２
年里， 法国不仅破坏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 还将土著纳

入其殖民话语体系， 通过推广法式教育、 宣传法国文化、 管理土著和穆斯林

群体来实现同化目标， 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冲击着阿尔及利亚人的价值观念

和心理认知。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殖民势力逐渐退潮后， 法国加诸阿尔及

利亚人身上的 “文明使命” 烙印成为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重要任务： 首先

是意识形态构建③， 即从适应法兰西 “民主” 和 “共和” 观念的思想泥淖中

解放出来， 突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 重新肯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代价

值，④ 重塑国家主导型意识形态， 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 其次是国家构建，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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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使命” 一词也译作 “开化使命”， 是 １５ ～ ２０ 世纪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期间， 法国等其他

欧洲国家为自身合理性辩护的一种措辞。 该概念最早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用以强调法国文明相对于其

他所有文明的优越性， 以及其在非洲殖民事业的理论化表述。 Ｓｅｅ Ｐｅｒｎｉｌｌｅ Ｒøｇｅ ｅｔ Ｍａｒｉｏｎ Ｌｅｃｌａｉｒ， “ 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ｓ ｄｅ ‘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ｉｘ
Ｈｕｉｔ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１７ － １３０； Ｍａｔｈｅｗ Ｂｕｒｒｏｗｓ，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１８６０ － １９１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０９ －
１３５； 魏孝稷： 《 “文明” 话语与 １９ 世纪前期英国殖民话语的转向———以英属印度为中心的考察》， 载

《全球史评论》 第二十一辑，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９８ 页。
Ａｓｈｉｓ Ｎａｎ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Ｅｎｅｍ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Ｓｅｌｆ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Ｄｅｌｈ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１１.
Ｊｏｈｎ Ｒｕｅｄ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２０３.
Ｍａｒｙ － Ｊａｎｅ Ｄｅｅｂ，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８７， Ｎｏ. ２，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１３ － １１４；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ｒａｂａ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ｐ. ６２ － ６４；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ｒａｂａｈ，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１０ －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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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及利亚力图摆脱法国殖民控制， 将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打造独立的

政治框架以推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和现代化建设； 再次是民族构建， 阿尔

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是推动国家实现独立的领导力量， 同时也是构建统一阿

尔及利亚民族的核心部分。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打造以阿

尔及利亚人为基础的现代国家， 协调族际关系； 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民族资源，
书写民族历史， 来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 殖民史学者惯于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观念角度去

解释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殖民遗产①， 而对 “文明使命” 话语对阿尔

及利亚的长期影响研究相对不足。② 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不断遭遇认同危

机、 族际冲突、 政治发展缓慢乃至转型困难等问题，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灌输

和植入的 “文明因素” 余音犹在。 有鉴于此， 从 “文明使命” 的主体性视角

分析法国殖民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殖民政策的推行， 有助于我们阐释阿尔及利

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践理路和发展困境， 为破除思想殖民魔咒和祛除殖民意

识形态残余提供若干理解。

一　 作为法国殖民主义话语的 “文明使命”

“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③ 原本是一个中性概念， 后来逐渐被欧洲殖民者加

以利用， 成为其实现帝国主义理想、 统治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工具。④ 殖民者声

·２５·

①

②

③

④

陈铭著： 《文明与帝国： “文明” 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究》， 四川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美国］ 珍妮弗·皮茨著： 《转向帝国： 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金毅、 许鸿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美国］ 爱德华·Ｗ. 萨义德著： 《文化与帝国主义》， 李琨译，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６ 年版。
Ａｍｅｌｉａ Ｈ. Ｌｙ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Ｌｅｗｉｓ Ｐｙｅｎｓ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ａ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１８３０ － １９４０，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西方话语中的 “文明” 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阶级意识， 是 “西方文明中心论” 和

“西方文化优越论” 的直接反映。 文明观念在 １９ 世纪末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 成为西方建立世界霸权和确立

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 参见陈铭著： 《文明与帝国： “文明” 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

究》， 第ⅰ～ⅱ页； 刘文明： 《自我、 他者与欧洲 “文明” 观念的建构———对 １６—１９ 世纪欧洲 “文明” 观念演

变的历史人类学反思》， 载 《江海学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５４ ～１６０、 ２３９ 页； ［德国］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王佩莉、 袁志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Ｔｏｎｙ Ｃｈａｆｅｒ ａｎｄ Ａｍａｎｄａ Ｓａｃｋｕ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ｄｅ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２.



评法国 “文明使命” 论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称 “欧洲资产阶级对非洲大陆的征服是把非洲人从野蛮的 ‘自然状态’ 带入

了文明状态”①， 为 “无知” 的土著人民带去了先进的文明。 相较于其他欧洲

殖民帝国， 法国更重视在殖民扩张中推广 “文明使命” 论和 “文明开

化” 论。
（一） 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的形成

１８ 世纪以来， “文明” 概念已经变成法国推进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

护词， 这一做法也被其他西方国家所借鉴， 它们自认为是一个个现存的、 稳

固的 “文明” 的提供者和向外界传递 “文明” 的旗手，② 拥有教化治下土著

居民的特殊使命。③ 彼时， 法国的文明观念和文明理论受到了启蒙运动和法国

大革命的影响， 具有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④ 加之， 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西方

资本主义文明塑造了法国人的文明自负感， 正是这种文明自负以及对其他文

明的无知和鄙视， 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国 “文明使命” 观念的诞生及应用于

殖民统治。 在拿破仑的对外扩张战争中， 文明观念首次被作为侵略口号加以

利用。⑤ 但是， 拿破仑政权的战败很快导致了法国在埃及乃至北非的影响力式

微， 法国亟需参与 “争夺非洲” 的殖民活动， 为其殖民扩张和帝国统治寻找

正当性的话语支持。
１９ 世纪中叶， 法国抱持着 “文明” 的使命来到非洲大陆， 直接将民族和

“种族” 等级制度套用在当地土著居民身上。 正如法国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维

克多·雨果 （Ｖｉｃｔｏｒ Ｈｕｇｏ） 所言： “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 不是为了

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 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 我们来到非洲不是

为了带回非洲， 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⑥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法国着手

为 “文明使命” 话语造势， 宣扬人道主义和同化主义， 为殖民干预打造了一

套 “道德” 理由。 时任法国总理、 殖民扩张的拥趸朱里斯·费里 （ Ｊｕｌｅｓ
Ｆｅｒｒｙ） 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法国身负一项特殊使命： “我们必须相信， 如果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键： 《文明的 “两个进程”、 “两极相联”、 “双重使命”》， 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 页。
［德国］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 《转向帝国： 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第 １１６ 页。
Ａｌｉｃｅ Ｂ. Ｃｏｎｋｌｉｎ，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８９５ － １９３０，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 １.
参见 ［美国］ 珍妮弗·皮茨著： 《转向帝国： 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第 ２４５ ～ ３０３ 页。
陈铭著： 《文明与帝国： “文明” 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究》， 第 １１９ 页。
Ｓａｌｉｈａ Ｂｅｌｍｅｓｓｏｕ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１５４１ －

１９５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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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半推半就授予我们成为地球主人的使命， 那么这项使命并不是去尝试种

族间不可能的融合， 而是传播或唤醒其他种族的优越观念。”① １８８４ 年， 费里

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 “优越种族” 有权利教化 “劣等种族” 的言论。 尽管费

里的政治观点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左翼的批评， 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精英深

信法国独具 “文明使命”， 并很快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费里在国民大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的演讲中提出 “高级种族有接近低级种

族的权利。 我说他们有权利是因为他们有义务， 有义务教化劣等种族。 当西

班牙士兵和探险家将奴隶制引入中美洲时， 这一职责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

中常常是不为人知的。 但今天， 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具有慷慨、 伟大和诚实

这一文明的崇高责任。”②

至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法国西非殖民司令部制订了详细的 “文明使命” 话

语和殖民政策， 借助各级教育渠道推而广之， 实现且巩固了其对西非和北非

殖民地的统治。 １８９５ 年，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明确将 “文明教化” 列为帝国的

官方意识形态。
（二） 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的特征

法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将 “文明使命” 话语付诸实践， 并形成了 “一个

核心要点， 两个支撑点” 的基本特征。
第一， “文明使命” 的核心特征是其作为一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代

表了一种 “欧洲中心主义” 思想。 法国人将文明嫁接于法国人的民族气质和

形象之上， 在欧洲大陆塑造 “文明” 形象和文明优越心态。 反过来， 文明观

念的普及促进了法国民族认同的形成， 在法国人看来， 它符合共和国精英们

所说的法国人的 “气质”： 法国人是革命之子、 罗马之子， 是来拯救被遗弃民

族的。 殖民行为是法国文明和慷慨的证明， 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完美展现。③

１８ 世纪， 文明观念逐渐从欧洲知识分子的常用术语下溢到社会各个阶层、 渗

入公众意识， 成为他们审视非欧洲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第二， “文明使命” 话语的第一个支撑点是其所依托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生

·４５·

①

②

③

Ａｌｉｃｅ Ｂ. Ｃｏｎｋｌｉｎ，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８９５ － １９３０， ｐ. １３.

Ｐａｓｃａｌ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Ｓａｎｄｒｉｎｅ Ｌｅｍａｉｒ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ａｎ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ｅｘｉｓ Ｐ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ｒ，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４５７.

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ｉ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Ｌａｎｅｓｓ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Ｆéｌｉｘ Ａｌｃａｎ， １８９７，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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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理论， 后者为法国等欧洲帝国的殖民活动附加了科学光环。 １９ 世纪下半

叶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种族主义被应用到政治和社会层面， 区分出 “优等

种族” 和 “劣等种族”， 从而建立了一套符合殖民主义的 “文明” 标准。 米

歇尔·阿达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ｄａｓ） 坦言， 现代法国文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组

成部分是相信西方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具有优越性。 刘易斯·潘森 （ Ｌｅｗｉｓ
Ｐｙｅｎｓｏｎ） 则走得更远， 他声称 “文明使命” 的本质是法国 （以及其他欧洲学

者） 在全球传播西方 “精确” 科学的无私愿望。①

第三， “文明使命” 话语的第二个支撑点是得到了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和政

治家的宣扬， 成为思想界、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话语和政府殖民事业的

道德辞令。 １９ 世纪早期， 法国知识分子、 政治家和宗教领袖认为， 法国文明

具有相对其他文明的绝对优势。 例如， 从 １８２８ 年起， 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

索瓦·基佐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Ｇｕｉｚｏｔ） 在他开设的关于欧洲文明与法国文明的系列课

程中， 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法国文明的优越性， 而 （以法国文明为代表的）
欧洲文明本身又优于世界其他文明。② １８４１ 年， 雨果直接将征服阿尔及利亚

描述为 “文明战胜野蛮， 文明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另一个人……启迪世界是我

们的责任。”③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 费里与莱昂·甘贝塔 （Ｌéｏｎ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查尔斯·福莱希内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Ｆｒｅｙｃｉｎｅｔ） 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征服运动

和文明使命话语构建中发挥了政治主导性作用。
由此可见， “文明使命” 话语不仅是法国自由主义发展与帝国荣耀再造的

时代结合体， 更是法国殖民意识形态塑造的原则和道德理性的再现。 １９ 世纪

至 ２０ 世纪， 法国在征服非洲的过程中将文明观念与殖民主义相结合， 衍生出

一套除领土侵占和政治统治之外的另一种控制手段——— “文明使命” 话语④，
其根本目的是对被殖民者进行思想奴役、 文化控制和文化身份再造， 从而确

保其殖民利益和帝国权威。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ｗｉｓ Ｐｙｅｎｓ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ａ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１８３０ － １９４０，
ｐｐ. ｘｉ － ｘｖ.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Ｇｕｉｚｏｔ，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Ｃ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ａ Ｃｈｕｔｅ ｄｅ ｌ’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ｍａｉｎ Ｊｕｓｑｕ’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Ｄｉｄｉｅｒ， １８４６， ｐ. １７.

Ｖｉｃｔｏｒ Ｈｕｇｏ， “Ｃｈｏｓｅｓ Ｖｕｅｓ”， ｉｎ Ｐａｕｌ Ａｒèｎ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 Ｐｒｉｏｌｌａｕｄ ｅｄ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ａｎａ Ｌｅｖｉ， １９８３， ｐｐ. ４８ － ５０.

Ｃéｃｉｌｅ Ｃａｎｕｔ， “ ‘À ｂａ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ｉｅ ！’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ｄｕ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à ｓａ
Ｍｉｓｅ ｅ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Ｖｏｌ. １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２０， ｐｐ. １４１ －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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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时期 “文明使命” 的实践

１８３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法国政府向即将出征阿尔及尔的法国士兵发出皇家公

告， 称 “阿尔及利亚人民长期遭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 法国取代土耳其人

的统治和封锁阿尔及尔城是正当行为， 也是为帝国荣耀增色的机会。① 随着

１８３０ ～ １８４０ 年的有限占领和 １８４１ ～ １８４７ 年的全面征服遭到阿尔及利亚人的抵

抗， 法国亟需一个正当的道德理由为其殖民活动 “正名”， “文明” 话语旋即

展现了其独特的效用。②

（一） 构建征服阿尔及利亚的 “合法性” 叙事

法国 “传播文明使命、 教化未开化民族” 的热情超过了任何一个殖民帝

国。 殖民当局从未承认其殖民占领阿尔及利亚背后的真实动机， 而是在人道

主义的幌子下渲染其 “文明使命” 的责任。 第一， 通过否定法国进入之前的

阿尔及利亚历史、 贬低阿拉伯人、 推广欧洲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尤其

是向阿尔及利亚青年人推广文明教化理念， 打压和矮化阿尔及利亚人民， 使

后者从心理上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殖民统治。③ 同时， 透过 “文明使命”， 法国

人给阿尔及利亚当地人贴上 “落后” “愚昧” 的标签和留下 “亟待开化” 的

刻板印象， 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土著民族面前享有合理的支配

地位。
第二， 法国文化强势渗透进阿尔及利亚， 将帝国主义殖民系统伪装成服

务于土著人民的慈善机构， 以便在经济、 宗教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摧毁阿尔及

利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 通过说明阿尔及利亚落后以及成为一个 “开明

的” 欧洲国家的潜力， 以便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弗朗茨·法侬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 评价其 “以慈善的方式展现文明使命” 是成功的， 因为 “殖民者不满

·６５·

①

②

③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 Ｅ. Ｌｏｒｃ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８ － １９.

１８３０ ～ １８７０ 年间， 阿拉伯局的法国军官制定和实施的殖民政策基于 “文明使命” 的原则， 强

加的欧洲文化规范和对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意识形态塑造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同化政策奠定了理

论基础。 Ｓｅｅ Ｏｓａｍａ Ｗ. Ａｂｉ － Ｍｅｒｓｈｅｄ， Ａｐｏｓｔ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Ｓａｉｎｔ － Ｓｉｍｏ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Ｈａｌｅｙ Ｃ. Ｂｒｏｗ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Ｗａ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Ｈｏｎ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ｓ，
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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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宣称被殖民的世界已经失去了价值， 或者从未拥有过任何价值。 ‘本地

人’ 被认为不受伦理的影响， 这不仅代表着价值观的缺陷， 也代表着价值的

否定。”①

第三， 法国借用 “文明使命” 为其侵略和军事暴力行为 “正名”， 不惜

将血腥之举美化为 “人道主义” 行为。 １９３１ 年， 法兰西政府为了向世界展示

第二帝国巅峰时期的 “文明贡献” 和纠正阿尔及利亚错误的 “善行”， 特意

举办了庆祝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 １００ 周年的博览会， 以此证明是法国的殖民

统治维护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传统。② 此外， 法国通过接纳阿尔及利亚移民和

为阿裔移民建立福利网络， 向国际社会证明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③ 总

之， 法国 “文明事业” 带来的殖民、 剥削、 奴役和屠杀， 给土著人民造成了

毁灭性的灾难； “文明使命” 话语的宰制不仅是停留在表面的破坏、 歧视、 压

制态度，④ 更是深深镌刻在阿尔及利亚人脑海中的思想意识。⑤

（二） 推行家长式的土著和宗教管理

在 “用什么机制、 战略和工具可以打败伊斯兰教， 让 （法兰西） 文明取

得胜利”⑥ 问题上， 法国人首先通过殖民帝国的 “家长式” 作风征服土著居民。
１８４４ 年， 法国人建立了情报和管理机构 “阿拉伯局” （Ｌｅ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Ａｒａｂｅｓ）， 以

辅助殖民统治、 监督酋长、 审理案件、 确定并征收捐税。 “阿拉伯局” 由掌握

阿拉伯语的殖民官员领导， 负责调整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管理结构， 通过

“家长式” 控制模式将殖民者与各部落的关系制度化。⑦ 殖民官员通过充分了

解人口信息、 文化习俗、 社会关系、 部落派系和地方习惯法等，⑧ 加快对阿尔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ｅｔｃｈ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ｏｖ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ｐ. ６.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４５１.
Ａｍｅｌｉａ Ｈ. Ｌｙ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７.
许宝强、 罗永生选编： 《解殖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１ 页。
Ｐａｕｌ Ｔｉｙａｍｂｅ Ｚｅｌｅｚ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０１，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３０ －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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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８.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ｖａｎ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Ｕｎ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１５.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 Ｅ. Ｌｏｒｃ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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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亚各地区的渗透和控制。
法国的同化政策同样体现在宗教控制方面。 一方面， 法国殖民者制定宗

教信仰标准， 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 包括压缩阿拉伯语教学空间、 关闭古兰

经学院、 监督且控制穆斯林的节庆和朝觐活动等， 企图将伊斯兰教从阿尔及

利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剔除。 清真寺被频繁地征用， 神社、 墓地等也陆续被拆

除或改建为法式建筑。 那些坚持伊斯兰信仰、 拒绝改信基督教和接受政治规

训的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成为 “法国公民” 的机会。① １８７１ 年之后， 法国大

肆推广同化政策。 为消除伊斯兰教对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 法国殖民者将伊

斯兰教纳入官方管理体制， 开办伊斯兰学院， 培训对其忠实的伊斯兰教神职

人员， 实现对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全面掌控。② 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被成

功 “驯化”， 成为同化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工具。
１８８１ 年， 臭名昭著的 《土著法》 （Ｃｏｄｅ ｄｅ ｌ’ ｉｎｄｉｇéｎａｔ） 出台， 其条款涉

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角落， 包括： 民众举行公开集会、 开办学校或拥有武器

均须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 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也须得到特许； 土著居民必须

向殖民地行政人员提供食物、 水和燃料等， 如若拒绝， 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法国通过 《土著法》 使法属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社区全面服从其殖民统治， 从

而软化其政治威胁。 尽管法国的土著管理政策和宗教改造举措确保了欧洲移

民和殖民官员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③， 但 《土著法》 造就的身份分类和

殖民等级制度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乃至反抗情绪， 这成为 ２０
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爆发的根源之一。

（三） 全面推广法式教育和法国文化

早在 １９ 世纪中期， 法国人就曾尝试在阿尔及利亚创办法国学校， 但由于

欧洲人的偏见和阿拉伯人的敌意， 加上师资力量不足而未能实现。 随着殖民

势力的扩展， 法国首先在阿尔及尔、 奥兰等以法国人和欧洲移民为主的城市

建立了与法国本土几乎同等水平的教育体系， 推广法语教育。 为了争取阿尔

及利亚的富人阶层对法国殖民事业的支持， 殖民政府不仅向阿尔及利亚本土

精英和富人阶层的子女开放阿尔及尔等城市的教育资源， 还提供法国高等教

·８５·

①
②

③

Ｈａｌｅｙ Ｃ. Ｂｒｏｗ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Ｗａ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ｐ. ２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ｖａｎｓ，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Ｕｎ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Ｗ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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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会和移民政策便利。 此举不仅为法国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①， 并且为

法国 “文明使命” 论的推广打开了方便之门。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这些人确

实是殖民政府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他们仍旧保

持着强烈的亲法倾向。 另则， 法国的殖民教育基于一套精心设计和顺应时势

的框架， 这是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文化殖民战略的核心环节之一。 为了更

加细致、 深入和持久地践行其殖民政策， 法国殖民政府于 １８５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出

台相关法令， 进一步限制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初等和高等教育， 将该地的殖民

教育系统纳入军方管控之下。
与法式教育相伴随的是法国文化的推广， 尤其是法语的普及。 法国人认

为法语是削弱伊斯兰教政治动员的最佳手段， 在此逻辑之下， 法语被规定为

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 而阿拉伯语则成为外语。 在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法国国

会关于殖民政策的辩论中， 费里就强调语言应该放在文明使命的首要位置：
“ （法国） 必须将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 并将其语言、 习俗、 旗帜、 武器和

天才带到任何地方。”② 殖民者一方面借助殖民教育系统和世俗教育模式调整

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教育， 严格限制阿拉伯语的教授和使用， 取消阿拉伯语课

程， 将法语定为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③ 另一方面， 将那些接受过

法国教育、 “进化了” （éｖｏｌｕé） 的阿尔及利亚人引入殖民教育系统， 间接培

养效忠法国的新一代臣民。 此外， 殖民者还要求阿尔及利亚作家以法文写作，
取缔阿拉伯语出版社， 文化、 艺术完全以法国殖民文化为主。 长此以往， 阿

尔及利亚人的母语被强力弱化和压缩， 阿拉伯民族文化和历史教育逐渐淡出

生活。
（四） 人为区别和制造差异性的种族观念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间的族际冲突是法国殖民政府推行民族

同化政策的产物。 法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 通过文明、 宗教、 身份、 种族等

观念奴化阿尔及利亚土著民族， 推行民族分治政策， 蓄意制造族际矛盾。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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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为例， 历史上两个民族长期保持和谐的族际关系， 法国

殖民者到来之后， 打破了这一平衡态势。 为了方便统治， 法国人对阿尔及利

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分而治之， 重新定义二者的历史和族群身份。 法国

人有意歧视人口占多数的阿拉伯人， 抬高柏柏尔少数族群， 挖掘柏柏尔文化

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天然差异。 殖民者宣称， 与懒散野蛮的阿拉伯人不同，
柏柏尔人具有高贵的品质， 两族之间有着清晰的分界线。 为此， 法国殖民者

精心炮制了 “卡比利亚神话” 来区分两族人民， 长期塑造了两个民族完全不

同的身份认知和民族意识。①

这种叙事影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柏柏尔政治精英之间的理念差异。
在亲法的柏柏尔人眼里，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殖民统

治战争。 他们反抗的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权， 但并不反感法国文化、 思想和

语言。 而阿拉伯人则认为， 阿尔及利亚人的文化在百年来受到了法兰西文化

的严重侵蚀， 因而不仅要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 还要发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

放战争， 全面去法国化。 如果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脱离法国建构的族

际关系， 那么独立后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该如何塑造？ 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之间的历史矛盾并没有随着法国势力的撤离而消除， 反而很快演化成民族对

立冲突。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实施非殖民化的过程中，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被

用做对抗法国文化和柏柏尔文化的武器， 甚至出现了不顾柏柏尔人利益， 强

制推行阿拉伯化政策的现象。 文化和政治空间长期遭受压抑的柏柏尔人的不

满情绪持续累积。
综上，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国社会、 政

治、 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它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 但更为

重要的是， 法国的 “文明使命” 无疑对阿尔及利亚造成了更深层次的 “破
坏”。 在 “文明使命” 话语和同化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法国的殖民统治不顾阿

尔及利亚的长远发展， 给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留下了诸多亟待 “建设”
的问题。 具体而言， 一方面， “文明使命” 话语所推动的理性主义、 现代科学

技术和现代化教育等促使法属殖民地人民接触现代化的文明成果， 走出封闭

状态， 促进文明互动和社会发展， 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奠定了

·０６·

①

②

慈志刚： 《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７ ～ ６９
页； 黄慧： 《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８ ～ ５９ 页。

郑家馨： 《关于殖民主义 “双重使命” 的研究》， 载 《世界历史》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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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另一方面， “文明使命” 话语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助力殖民政府解构了殖

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压抑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 还摧毁了阿

尔及利亚人的思维模式和传统文明， 将欧洲文明相关的文化、 教育等思路复

制到阿尔及利亚， 造成阿尔及利亚人普遍的文化保守趋向和文明自卑心理。
放眼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 法国推行的 “文明使命” 话语尤其凸

显了 “文明” 殖民思路的 “破坏性” 本质， 即殖民者的 “建设性使命” 寓于

“破坏性使命” 之中， 最终服务于殖民利益。

三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文明非殖民化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反抗性质的非殖民化运动①， 其目

的是瓦解法兰西帝国殖民统治历史的合法性， 使得建立在旧殖民体系之上的

宗主权一去不返。 然而， 殖民统治的终结和殖民机构的解散并不意味着殖民

意识形态的完全消失。② 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在文化和心理上以一种隐蔽

的形式塑造着阿尔及利亚人的价值观和文明观。 因此， 以政治制度建设、 民

族构建、 意识形态塑造和民族文化建设等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构建， 内含了祛

除 “文明使命” 的历史任务， 即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本质是进行一场

彻底的 “文明非殖民化” 持久战。
（一） 伊斯兰社会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政治制度建设和民族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一般包括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 前者是指政治制度建

设， 后者是指民族认同的构建。 在民族解放斗争中， 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斯兰教原则内重建民主的和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主权国

家。③ 独立后， 在政治派别分裂和形势动荡的背景下，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

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文化的非殖民化。 本·贝拉 （Ｂｅｎ Ｂｅｌｌａ，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５ 年在位） 执政时期的重心是巩固政治权力， 推动阿尔及利亚从殖民

·１６·

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 １９５８ 年也提出了非殖民化政策， 但该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从

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而是维持对旧有殖民地的控制。 参见李维： 《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

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 载 《世界历史》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９ ～ ４７ 页。
李安山： 《论 “非殖民化”： 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 载 《世界历史》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９ ～

１０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１ 日）》，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版， 第 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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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独立民族国家转型， 即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态， 按照社会主义

原则建设国家。
从 １９５４ 年 《独立宣言》 的发表到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的黎波里会议通过的 《的

黎波里纲领》， 均突出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

位， 而且将伊斯兰教、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

度建设之中。① 也就是说，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被提升至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政

策层面， 用以替代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努

力将本土传统文明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与第三世界革命思潮 （社会主义

与民族主义） 充分结合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中， 进而建立

“伊斯兰社会主义”②， 其目的是在消除法国 “文明” 观念影响的基础上， 探

索国家政治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国家建设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国 “文

明使命” 遗产的影响。 一方面， 从政治制度设计上看， 阿尔及利亚从形式上

采用了法国式的半总统制， 希冀从制度上完成 “现代化” 转型。 但同时， 受

血腥的反法独立战争影响， 阿尔及利亚军事和安全机构也在战后国家构建中

确立了显著的地位， 甚至与总统权力相挟制。 这进一步塑造了独立至今的阿

尔及利亚军政关系， 即军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③ 另一方面， 独立后， 法国通

过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干涉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决策和国家建

设，④ 对当代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 “伊斯兰社会主义” 的框架下， 阿尔及利亚还进行了民族构建， 即在

“国家民族” 构建的层面上完全扫除 “法属阿尔及利亚” 构建的民族认同，
并对过去殖民统治下分裂而出的民族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⑤ 法国的殖民征服

推动了阿尔及利亚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和认同意识， 它们在反殖民浪潮中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Ｎ. Ｃ. Ｈｉｌ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２００９， ｐ. ４.

潘蓓英： 《从 〈的黎波里纲领〉 到 〈国民宪章〉 ——— “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 的理论与实

践》，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 页。
朱泉钢著： 《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以埃及、 伊拉克、 也门、 黎巴嫩等共和制国家为

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４０ ～ ２４５ 页。
Ｓａｌｉｍ Ｈａｍｉｄａｎ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０， ｐｐ. ７０ － ７１.
韩志斌等著：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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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了现代民族意识。 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命团结了绝大

多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 独立后， 如何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身份

的群体纳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强化彼此的认同和联系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

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① 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 该国民族主义者以阿拉伯和

伊斯兰作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标识， 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觉醒。 独立

后的民族主义者融合了北非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共同打造了阿尔及利

亚 “国家民族” 的核心， 即将反殖民主义、 阿拉伯—伊斯兰认同和民族主

义融入新的国家民族之中。② 例如，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宣言就强调了民族传统

的现代价值， 主张在伊斯兰教原则的范围内重建民主的和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主

权国家。③

（二） 阿拉伯—伊斯兰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

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中， 文化批判和思想 “去魅” 从未停歇。
从殖民地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重置， 即将战争状态下对

抗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家内在的政治共识。 《的黎波里纲领》 将社会主义和民

族主义称为最核心的意识形态，④ 强调国家回归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也即突

出了阿尔及利亚文明中阿拉伯—伊斯兰的单一特性， 并将其与非殖民化相结

合， 以达到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目标。
统一的意识形态对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

建设是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转变， 将战争革命话语转化为民族国

家的内在共识， 从而防止社会因文化符号的碰撞而遭到撕裂。⑤ 因此， 民族解

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从理论层面强调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独立后的前三

任总统先后通过政府行政体系和官方意识形态宣传， 使国家对民族认同的定

义转变为公共话语。 《阿尔及尔宪章》 “重构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 用民族主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建娥著： 《族际政治： ２０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２２２ 页。
慈志刚、 钟艳萍：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 “非殖民化” 的双重语境》， 载 《宁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９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 《宣言： 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事业战士！》， 参见 《阿

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１ 日）》 （内部读物）， 世界知

识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版， 第 １４４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 《的黎波里纲领》， 参见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件集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１ 日）》 （内部读物）， 第 ２０６ 页。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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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阶级斗争话语取代了以往的反殖民主义叙事”①； 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是伊

斯兰—穆斯林民族， 其历史叙事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纪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

初期；② 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协调， 从而推出符合阿尔及

利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路线。 其主要任务有： 其一， 实现政治精英和各民

族的团结， 培育民族认同； 其二， 实现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合法化， 成为政府

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其三， 重新解读历史资源， 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其四，
为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提供一个行为框架。③ 阿尔及利亚的 “社会主义是民族

主义革命的延续，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进而上升为

民众 ‘忠诚’ 的依据。”④ 阿尔及利亚拥有独特的历史、 语言、 宗教和文化，
通过重新解读民族历史资源， 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

从阿尔及利亚意识形态构建的路径看， 阿拉伯—伊斯兰化辅助构建民族

认同的第一步是民族文化层面的去法国化； 第二步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强调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属性， 否认存在其他民族； 第三步是以阿拉伯语为工具

进行宣传， 并使其成为政府、 教学和生活中的首要语言。⑤ 伊斯兰改革主义者

进一步重申阿尔及利亚的官方信条： 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 阿拉伯语是我的

母语， 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⑥ 从 《的黎波里纲领》 到 １９８６ 年重新修订的

《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意识形态刻上了三重烙印： 民族

（民族团结）、 国家 （专家治国制度化）、 伊斯兰教 （文化的确定性）。⑦ “阿
拉伯人” “阿尔及利亚人” 和 “伊斯兰文化” 的回归无疑都是对阿尔及利亚

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共同体塑造的体认过程， 这些不仅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历

史书写的前提， 而且是民族话语权和民族自信心重新树立的过程。
（三） 民族历史书写与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自信重塑

实现文明非殖民化的一项核心任务是阿尔及利亚人通过重新书写民族历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第 １９８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 《阿尔及尔宪章》， 参见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件集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１ 日）》 （内部读物）， 第 ３９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Ｒｅｖｅｒ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５， Ｎｏ. ４， １９７３， ｐ. ４８０.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第 ２０６ 页。
《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 编委会： 《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 （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

局译， １９８４ 年版， 第 ７１ 页。
Ｊｏｈｎ Ｒｕｅｄ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３５.
Ｊｏｈｎ Ｐ. Ｅｎｔｅ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Ｃ. Ｎａｙｌ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Ｓｔ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ｒａｂ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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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当代阿尔及利亚历史书写长期被殖民者把持， 处于

失控和失语的状态。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方式之一是抹杀殖民地国

家和民族的历史。 这种对殖民地历史的征服与话语垄断①， 刺激了阿尔及利亚

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后对民族历史和国家文明的书写与记忆。 新独立的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打造普遍的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感， 首先要突破

文化霸权和历史 “被塑造” 的现实。 通过重写和改写法国人书写的阿尔及利

亚历史， 解构殖民话语和学术权威， 重新建构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身份、 集

体记忆和共同体意识。
２０ 世纪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史学书写旨在唤醒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对民族

解放斗争的记忆， 同时尝试与法国争夺战争遗产的话语权。 战争记忆史是阿

尔及利亚民族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也是 “揭露法国殖民主义、 建立民族自

豪感” 以及非殖民化的必要过程。 阿尔及利亚民族史学书写中的 “通史转向”
与 “战争记忆转向” 突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单一叙事和历史连续性、 统一性

线条模糊的现状， 对于重塑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多元化和民族国家构建现代

化的理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此外， 新民族史学进一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树立历史意识、 培养民

族集体记忆， 夯实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阿尔及利亚

政府发起了一场阿尔及利亚现代史书写运动， 呼吁所有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

积极参与完成这项使命， 要勇于挑战殖民主义者 “伪造” 的历史， 将占领者

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国家施加暴力的事实证据挖掘出来， 作为阿尔及利亚集

体记忆的一部分写入历史。 拥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史学家杰巴尔 （Ｄｊｅｂａｒ） 使

用法语写作， 模仿殖民话语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书写历史，② 达到了霍米·巴巴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所说的 “对威权主义的彻底颠覆……模仿的威胁在于它的双

重视野， 揭示了殖民话语的矛盾心理， 也破坏了它的权威。”③

·５６·

①
②

③

［美国］ 爱德华·Ｗ. 萨义德著： 《文化与帝国主义》， 第 ３８３ 页。
杰巴尔从双重文化身份和性别政治的角度书写阿尔及利亚现代史。 她的作品不仅聚焦于塑造

民族和个人身份， 也聚焦于阿拉伯 ／ 穆斯林妇女从伊斯兰父权制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中寻求解放。 Ｓｅｅ
Ｔｚｕｓｈｉｏｗ Ｃｈｕａｎｇ，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ｓｉａ Ｄｊｅｂａｒ’ｓ ｌ’Ａｍｏｕｒ， ｌａ ｆａｎｔａｓｉａ”， Ｓｕｎ Ｙａｔ － ｓ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２０.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Ｏｆ Ｍｉｍｉｃ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Ｅｄ. Ｇａｕｒａｖ Ｄｅｓａｉ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ｉｙａ Ｎａｉｒ，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ｓ：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 ２００５，
ｐ.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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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独立以来， 如何祛除法国 “文明使命” 论的影响已经成为阿尔及

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任务。 尽管阿尔及利亚面临各种各样

的困难， 但依然努力从政治制度建设、 民族认同构建和意识形态重塑等方面

打造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国家。

四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 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 “文明使命” 印记并

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 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政

治文化建设、 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 尽管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

建的过程屡遭挫折， 但仍在不断调适中前进。
（一） 阿尔及利亚精英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转型的矛盾

受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的影响，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国内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内部竞争基调和精英政治文化 （ ｅｌ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各派精英群体之

间的不信任加剧了政治分裂态势， 长期严重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家稳定与

政治转型。
第一， 当权者和反对派、 军方和文官之间长期互不信任， 权力轮转频繁，

国家政治转型或权力过渡屡次陷入危机。① 由于革命经历和政治立场不同，
亲法知识分子阶层和阿拉伯—伊斯兰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独立后陷入了政

权斗争漩涡。 例如， 受过法国教育的本·贝拉和受过阿拉伯伊斯兰教育的

胡阿里·布迈丁 （Ｈｏｕａｒｉ Ｂｏｕｍｅｄｉｅｎｅ，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８ 年在位） 在政治立场和

国家政治道路认识上分歧重重。②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了

本·贝拉后， 民族解放阵线随即失去了唯一执政党身份， 沦为统治工具和政

策执行机构。③ １９８９ 年宪法终结了布迈丁时代的权力结构， 传统的权力支柱

总统、 军队和政党三者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 多元民主政治开启和一党制

的废除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 在阿尔及利亚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
原先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正在丧失竞争力； 另一方面， 转型时期阿尔

·６６·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Ｐ. Ｅｎｔｅｌｉｓ， “Ｅｌ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２， １９８１， ｐｐ. １９１ － ２０８.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第 ２０９ 页。
［阿尔及利亚］ 布迈丁著： 《布迈丁言论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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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亚的政治体系沦为政治精英手中的权力争夺工具， 人民群众的政治参

与热情下降， 政治发展失序。① 例如， １９９１ 年， 军方以非常规方式干预议会

选举， 引起了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不满， 进而引发了阿尔及利亚十年内战。
１９９９ 年阿卜杜勒 － 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９
年在位） 当选总统以后， 一直设法在民族解放阵线、 民族民主联盟和情报

安全局之间维持一定的权力平衡。② ２１ 世纪布特弗利卡开启军队全面现代

化以后， 阿尔及利亚军队继续保持强势地位。 随后， 围绕布特弗利卡继任

问题， 阿尔及利亚再次经历了一场波及军队、 安全部门和政府的内部权力

斗争。
第二， 随着革命一代领导人的魅力消退， 新的精英阶层倡导政治自由化

和多元化改革，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不断翻新的政治危机。 加之

沙德利·本·杰迪德 （Ｃｈａｄｌｉ Ｂｅｎｄｊｅｄｉｄ，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２ 年在位） 总统第二任期

的经济改革失败后， 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顿， 民族矛盾突出。 长期被边缘化

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精英阶层要求通过社会运动迫使统治阶层在尊重权力轮换

原则、 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多党化改革。 沙德利总统就曾尝试开放

党禁， 重建政权的合法性。 １９９９ 年， 布特弗利卡上台后继续推行民主化改革。
他作为以军队和官僚集团高层所组成的旧体制的一代， 也是富有政治魅力的

革命元老， 尽管他结束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更迭局势， 但没

有终止阿尔及利亚政治动荡。 ２０１９ 年， 因布特弗利卡继续参加总统大选引发

民众抗议浪潮 （又称 “希拉克” 运动）， 阿尔及利亚政权合法性遭受全面挑

战。③ 总之， 常态化和规模化的抗议运动表明， 阿尔及利亚当权者内部的权力

斗争还将持续，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危机继续考验着阿尔及利亚的政治

韧性。
第三， 尽管 １９８９ 年宪法试图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来重构阿尔及利

亚的政治结构， 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并没有获得阿尔及利亚统治阶层的信赖，
而是沦为政治反对派起势的工具。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阿卜杜勒 － 马吉德·特本

·７６·

①
②

③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第 ２１４ 页。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Ｎ： Ａ ｎ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ｕｇ ｏｆ Ｗａｒ”， Ｆａｎａｃｋ，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ｎａｃｋ.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ｅｎ ／ ａｌｇｅｒｉａ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９２３１１，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２.
慈志刚、 刘爱娇： 《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 根源、 特点及趋势》，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７ ～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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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ｄｅｌｍａｄｊｉｄ Ｔｅｂｂｏｕｎｅ） 通过选举上台， 从参选到最终当选的整个过程都遭

到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反对。 民众不能接受 “统治权力” （ ｌ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①

继续主导阿尔及利亚政治， 严词批评特本总统是一个妥协型的领导人。
从本质来说， 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政治困境不仅仅反映了法国殖民历史遗

产束缚之因素， 而且暴露了其自身的政治发展缺陷。 独立后的数十年来， 阿

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建设总体落后于经济发展， 以至于不能协调精英矛盾和

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压力与转型问题。 另外， 不同统治集团派系之间、
阿拉伯语族群和法语群体之间以及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长

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最终累积为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道路上的沉疴旧疾。 后

布特弗利卡时代， 特本总统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 不仅期望以经济

发展缓解阿尔及利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压力， 同时推动 “重返非洲”②、
向邻国派遣军队参与维和， 不断提升阿尔及利亚作为北非大国的地位， 进而

试图摆脱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困境。
（二） 阿尔及利亚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乏力

法国 “文明使命” 话语对阿尔及利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 在法国 “文明使命” 论的传播过程中， 异质民族与文化的进入使得独

立后阿尔及利亚在不同文化碰撞中陷入迷茫， 无法像埃及、 以色列、 伊朗和

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那样从本土文化中进行民族寻根， 获得文化自信， 从而形

成具有本土特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统一的文化认同。③ 独立后， 尽管阿尔及利

亚政府在塑造阿拉伯—伊斯兰意识形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大力推动社会、
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阿拉伯化， 力图摆脱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因 “文明使命”
而维系的依附性关系， 但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第一， 阿拉伯语化运动举步维艰。 语言是一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 独

立后， 本·贝拉和布迈丁两位总统都曾极力推动自上而下的阿拉伯语化运动，
以破解法国殖民统治导致的阿拉伯语地位下降难题。 但法国 １００ 多年的政治

统治和经济渗透早已将法语及其文化深嵌于阿尔及利亚的主流社会， 阿尔及

·８６·

①
②

③

阿尔及利亚人常用 “ｌ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 一词来指代国家政权。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特本出席了非洲联盟峰会， 并从联盟和双边关系发展的维度表达了阿尔及利亚

“重返非洲” 的决心。
张楚楚：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５ ～ 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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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的掌权精英大多具有法国留学背景、 崇尚法国文化， 他们视法语为 “贵
族语言”， 即便大学毕业生也将精通法语作为进入政府部门或大企业的基础条

件。① 随着 ２０ 世纪全球化的浪潮推进， 国际性语言的广泛应用成为主流趋势，
代表阿尔及利亚人身份的阿拉伯语地位再次受到冲击。 １９９２ 年， 时任阿尔及

利亚教育部长阿里·本·穆罕默德曾考虑把英语纳入教育体系， 他后来因此

被迫辞职。② 布特弗利卡总统一方面强化阿拉伯语的母语地位， 另一方面引入

其他外语来抵消法语的强势影响， 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法语仍然是高等教

育、 政府和商业等领域重要语言， 阿拉伯语仍然只是宗教、 日常生活和公立

学校的语言， 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法语的霸权地位， 更难以推行全面的阿拉伯

语化。 ２１ 世纪， 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北非国家的语言政策开始转向， 倡导英语

的广泛使用， 以努力争取英语所代表的全球性资源。③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 阿尔

及利亚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长切姆斯·埃丁·奇图尔 （ Ｃｈｅｍｓ Ｅｄｄｉｎｅ
Ｃｈｉｔｏｕｒ） 言及提升英语水平有利于增大就业机会， 提高学术水平和国际知名

度， 因此强调让英语逐步融入大学课程和学生培养计划中。④ 可见， 阿拉伯语

化与英语、 法语的选择应用， 不仅彰显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的取向， 更代表

了语言背后的文化、 政治、 经济和外交的较量， 其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多元化

路径来解决殖民文化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 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的阿拉伯化和本土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 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教育深受法国的影响， 本土化建设推进缓慢， 教育体

系也是以法国教育体系为蓝本进行修修补补。 直到 １９７８ 年， 阿尔及利亚初等

教育层面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才彻底完成。⑤ 沙德利时期的高等教育阿拉伯

化政策更多的是注重量化结果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⑥ 布特弗利卡执政时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楚楚：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 第 ８５ 页。
索玛亚·纳斯尔： 《英语教学： 阿尔及利亚决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英语教学有何挑战》 （阿

拉伯文 ）， 载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 ＢＢＣ ） 阿 拉 伯 语 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ａｒａｂｉｃ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６２０７１６７０，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０.

许静荣： 《阿尔及利亚教育领域法语与英语地位问题探究》， 载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７ ～ ２８ 页。

Ｃ. Ｌｙｅｓ， “Ａｎｇｌａｉｓ à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ｅｎ Ａｌｇéｒｉｅ： Ｌ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Ｃｈｉｔｏｕｒ ｆｉｘｅ ｓａ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 ”， Ｓｏｃｉéｔé 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Éｔｕｄｉａｎｔ， Ｄｚａｉｒｄａｉｌｙ， 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ｚａｉｒ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ａｎｇｌａｉ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 － ｅｎ －
ａｌｇｅｒｉ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 ｃｈｉｔｏｕｒ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 ｌａｎｇｕｅ －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０.

邵丽英、 慈志刚著： 《阿尔及利亚史》， 第 ２４０ 页。
同上书， 第 ２５８ 页。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期， 尽管阿尔及利亚在国民教育制度方面进行了相应改革， 如课程设计、 教

学实践、 师资培训以及学制规划等，① 但这些仍是形式上的改革， 并未从根本

上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体制。 阿尔及利亚现有教育体系暂时无法为塑

造阿尔及利亚本土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提供更大的支持。 总之， 去法语化关

涉社会、 经济、 外交等各个方面消解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依附性关系， 这需

要漫长的发展和调适过程。
（三）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化与多元民族文化身份的矛盾共存

在 “文明使命” 话语之下， 作为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同样遗留着复

杂的族群矛盾和双重身份群体归属问题。 但是， 过于激进的阿拉伯化政策给

阿尔及利亚人的多元文化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造成的负面影响， 尤其

是过分激进的阿拉伯化政策加剧了柏柏尔人等少数群体的被边缘化， 而且导

致政治、 文化与社会活动的低效乃至混乱， 不利于社会价值的健康传播和长

足发展。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最终走向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的属性被诠释为阿拉伯—伊斯兰认同。② 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７６ 年， 阿拉伯人主导的执政党分别通过两部宪法确立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

伯属性， 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阿拉伯语为官方用语， 国内教育全面阿拉伯

化。 同时，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否认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 认为后者与阿拉伯

人、 突尼斯人、 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差别是法国人种论学者虚构

出来的。③ 柏柏尔人发展本族群语言和文化的诉求被认定为 “威胁国家的危

险因素”， 在公共场合及文学作品中使用柏柏尔语也是非法行为。 大学教学

中的柏柏尔语课程被取消， 大量伊斯兰研究机构进入柏柏尔语言区。 沙德

利时期， 柏柏尔人控诉政府在教育和行政机构推行的阿拉伯化政策伤害了

柏柏尔人的民族平等权利， 社会鸿沟持续扩大。 阿拉伯化的快速推进导致

柏柏尔文化长期被国家忽视，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危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 “柏柏尔之春” （Ｂｅｒｂ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是柏柏尔人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全

面压制其语言文字、 粗暴推行阿拉伯化的斗争， 甚至点燃了马格里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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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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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 Ｅｎｓｅｉｇｎａｎｔｓ？”， Ｉｎｓａｎｉｙａｔ， Ｎｏ. ６０ － ６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 － ２７.

黄慧著： 《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２８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Ｒｅｖｅｒ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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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 因此， 阿拉伯化政策主导下阿尔及利亚政府的

政治高压政策反而激化了更加复杂的族际矛盾， 不利于民族国家构建和族

际政治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 许多曾在法国留学、 接受法国文化浸染的阿尔及利亚人虽然

能够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 但从长远来看， 当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殖民

者与被殖民者属性投射到同一个体身上时， 文化的二重性时常带来矛盾和碰

撞，① 造成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撕裂。 在阿尔及利亚国族身份的构建过程

中， 拥有 “混合身份”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的阿尔及利亚人身处阿法关系夹缝

之中， 长期饱受身份困苦。 法国政府有意淡化国内阿尔及利亚后裔关于殖民

历史与其身份的关联，② 努力将阿尔及利亚殖民历史记忆与当下的 “穆斯林问

题” 区分开来。 但随着 ２１ 世纪阿尔及利亚劳动移民持续大量涌入， 法国世俗

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间的冲突愈发激烈，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穆斯林移民长

期深陷适应融入问题③， 逐渐成为法国社会中的受争议性群体， 也是法国政治

隐喻中的特殊存在。
从长远来看， 针对 “文明使命” 论影响下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面临

的困境， 该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努力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将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与被法国文明观念及法国文化 “染色” 的本土文化重新调和， 这是因

为受到法国政治文化深度影响的精英阶层的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了阿尔及利

亚国家政治道路和国家认同构建。 另一方面， 阿尔及利亚也应处理好族际关

系， 加强国民的共同体意识， 平衡去殖民化与维护国内团结二者的关系。

五　 结语

“文明使命” 话语塑造了一种不对等的文明交往形式， 从一开始就建构了

一种文明等级观念， 从而衍生出法国畸形的文明殖民意识形态。 由于受到西

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支持， 西方文明以野蛮的方式征服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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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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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ａｒ Ｇｕｅｎｄｏｕｚｉ， “Ａｓｓｉａ Ｄｊｅｂ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Ｍｉｍｉｃ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 ２１６.

Ｈａｌｅｙ Ｃ. Ｂｒｏｗ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Ｗａ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ｐ. ７８.
关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 参见彭姝祎： 《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 融入还是分

离？》，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８ ～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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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地区人民， 后者被动卷入西方的 “文明进程” 和话语轨道。 相对于殖

民统治的经济剥夺和武装破坏， 法国强加的文明压迫和殖民后遗症早已渗入

阿尔及利亚历史和民族血液之中， 成为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
“文明使命” 论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社会原有的社会观念和发展节奏， 也将

文化殖民理念植入阿尔及利亚人的思想深处， 迫使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经历

了漫长而艰难的文明非殖民化和思想去殖民化过程。 概而言之， 阿尔及利亚

的民族国家构建实际上内含着摆脱法国 “文明使命” 的历史重任， 是巩固阿

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成果、 团结各个民族和社会团体、 建立种族平等包容

国家的关键步骤。
就阿尔及利亚国内而言， 经过 ６０ 年的政治建设和民族认同打造， 阿尔及

利亚民族国家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和国家认同。 但是， 由于政治精英

难以完全摆脱殖民思想的影响， 导致阿尔及利亚在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受困

于持续翻新的政治危机。 阿拉伯化运动和伊斯兰现代价值的再现为阿尔及利

亚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受到非殖民化的历史任务驱动，
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初期国家建设中过于强调单一意识形态， 直接导致国家政

治建设稍显僵硬。 加之， 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内耗问题突出， 阿拉伯人和柏

柏尔人之间的族际冲突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等， 严重损害了国家认同和民族

认同的构建效果。
从国际角度来看， 冷战结束后， 法国仍然与阿尔及利亚保持着密切的政

治、 外交、 军事、 经济和文化关系， 通过合作和特权来获取直接利益。 法国

常在国际上以 “非洲代言人” 的形象自居， 继续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加大渗透

与控制阿尔及利亚。① 例如， 在马克龙主持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 《法国国家战略评

估报告》 中， 强调法国政府通过文化外交等多重手段重塑法国在非洲的形

象。② 这种文化软实力输出和经济贸易影响无形中左右了阿尔及利亚的内政外

交。 由此可见， 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均没有放弃法国在非殖民化时期对非洲大

陆的 “新殖民统治”， 这种 “借助原殖民地实现大国战略目标、 保障国家利益

的殖民惯性”③ 丝毫没有褪色。 因而， 充满自主性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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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亮著： 《法兰西战略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８２ ～ ８３ 页。
“Ｒｅｖ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ｇｄｓｎ. ｇｏｕｖ. ｆｒ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ｖｕ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ｑｕｅ －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２.
冯亮著： 《法兰西战略文化》， 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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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塑自身的民族文化自信、 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 颠覆文化霸权

长久以来的倾轧， 也需要警惕法国文化殖民主义复燃， 更要倡导与前殖民宗

主国之间文明对话、 平等交流， 以促进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发展和非洲文

明普遍的自信、 自觉与自为。
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 在 “文明使命” 论的阴影下， 非洲前殖民宗主国

对非洲国家依然保有一种 “主人翁” 的姿态， 肆意干涉非洲事务， 对于殖民

时期的各类罪行也拒绝做出官方回应。 阿尔及利亚政府多年来一直要求法国

官方和社会对其殖民行径进行 “真诚的道歉” 和忏悔。 虽然法国近几任总统

均有发表过象征性的演讲， 但在实际行动中依然态度傲慢， 反复无常。 例如，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ａｒｋｏｚｙ） 在阿

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大学发表演讲时公然推卸法国殖民的历史责任： “儿子不需

要为父亲所做的事情道歉”。①

严峻的现实深刻地表明， “文明使命” 论的历史遗产仍旧横亘在法国和阿

尔及利亚之间。 法国方面继续延续殖民思维和帝国幻梦， 将法、 阿两个独立

的现代民族国家置于一种 “主—从” 关系之下， 导致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至今

难以发展出真正平等的双边关系。 即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２０２３ 年初发表了题

为 《我们的未来： 法国—非洲关系》 的演讲， 阐述法国与非洲 “新伙伴关

系” （Ｌｅ Ｐａｒｔｅｎａｒｉａｔ Ａｆｒｉｑｕｅ － Ｆｒａｎｃｅ），② 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其经济、 军事和

安全利益。 阿尔及利亚独立 ６０ 余年的历史清楚地证明， 法国若不摒弃 “文明优

越论” 执念、 放下 “文明使命” 论的迷思， 其非洲 “新伙伴关系” 难以走出话

语与行动悖论的怪圈， 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更是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改善。 总

之， 在全球深度交流交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 厘清 “文明使命”
论的历史遗产， 对于理解现代西方国家的新型文化战略与欧非关系具有重要

意义。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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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ｗａｋ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ｙｏｕ ＆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ｗｉｄ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ａ ｓｅ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ｔｅｒ －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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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ｈｅａｖ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ｈａｓ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ｉｔｓ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ａｄｄａｍ Ｅｒａ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ｘｉｎｇ ＆ Ｓｈ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ｑ， ｏｖｅｒｔｈｒｅｗ Ｓａｄｄ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ｂｅｇａｎ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Ｋｕ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ａｄｄａｍ ｅｒ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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